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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对中国崛起 背 景 下 东 亚 格 局 的 变 迁 与 东 亚 秩 序 的 发 展 方

向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中 国 的 崛 起 在 性 质 上 改 变 了 东 亚 格 局 的 面 貌，在

东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中心 与 安 全 中 心 相 互 分 离 的 二 元 格 局，该 格 局 的 形 成 是

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的 “接 触 加 遏 制”的 对 华 政 策 以 及 众 多 东 亚 国 家 在 中

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相 互 作 用 的 产 物，这 一 格 局 反 过 来 进 一 步 加 剧 了 东 亚

国家两面下注的政策。二 元 格 局 的 存 在，对 东 亚 合 作 产 生 了 不 利 影 响，导 致

地区内大国和重要行为体 更 多 地 把 地 区 制 度 作 为 战 略 性 工 具 来 使 用，使 地 区

制度安排成为服务于权力 竞 争 的 手 段。总 体 来 说，东 亚 二 元 格 局 会 在 未 来 一

个比较长的时期持续，我们 需 要 在 这 一 前 提 下，探 索 东 亚 秩 序 的 稳 定 持 续 与

有效运作的问题。从根本 上 说，东 亚 秩 序 的 稳 定 和 效 率，需 要 中 美 探 索 共 处

之道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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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东 亚 地 区 保 持 了 长 时 期 的 总 体 和 平 局 面。随 着 中 国 的 崛

起，东亚地区在经济面貌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在安全领域却基本维持了原

有格局，由此导致东亚格局演变的一些特殊性质，这表现为东亚国际关系中

出现了一些颇引人注目、同时又具有一定反常性质的现象。如有学者认为，

虽然中美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不足以支撑 “真朋友”的关系，但中美不愿正

视双方结构性的战略利益矛盾，而是采取了一种 “假朋友策略”，两国经常

《当代亚太》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４～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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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盖利益分歧，创新友好言辞并在短期内恢复虚假的友谊。① 其次，自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来，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走过了一条颇为曲折的路径，东亚国

家对 “东亚地区主义”曾经寄予很高期望， “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也一度成

为本地区学界和政界的热门话题。虽然人们对东亚合作投入了很大热情，但

这些期望并未能转化为现实，东亚合作的步伐也逐渐停滞，以至有人提出东

亚地区主义是 “令人失望的地区主义”（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② 东亚地区

主义和地区合作在２０１０年前后出现颇为明显的停滞。为什么在这一时间出

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否 是 一 个 偶 然 现 象？ 再 次，东 亚 地 区 制 度 安 排 叠 床 架

屋，一些地区制度的功能不清且相互重叠。东亚不仅存在制度过剩现象，甚

至出现制度竞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ｃｉｎｇ）的局面，③ 不同行为体支持不同的地

区制度，导致每个制度的功能都难以充分发挥，并在地区制度之间形成较为

严重的相互消耗。此外，东亚地区国家一方面并未努力制衡国际体系内最强

大的国家美国，另一方面，对于综合实力迅速上升的本地区大国中国，他们

总体上既不制衡，也不追随，而是比较普遍地实行战略对冲政策，这种策略

如此普遍地被一个地区的国家使用，也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最后，２００９
年后，美国对东亚地区合作的态度发生了较为急剧的变化，从过去对东亚合

作不是很关心，到对东亚事务 “过于积极”的参与，这种态度的转变也颇耐

人寻味。

本文认为，东亚地区上述反常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在本地区特殊背景下

的崛起路径选择，以及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东亚地区形成的特殊地区格局具有

内在联系。当前东亚地区形成的特殊格局，对东亚地区秩序的演化路径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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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深刻影响。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对中国崛起引发的东亚格局变化做

简单说明，第二部分分析相关国家行为策略的选择与东亚格局演变的关系，

第三部分探讨东亚格局对本地区国家行为和地区合作的影响，第四部分对东

亚地区特殊格局对东亚秩序发展方向的影响进行分析。

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格局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保持了整体上的和平。在相对和平的局面下，地

区格局中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上升，以及中国

与本地区国家经贸联系和经济合作的显著加深。

对比１９９１年与２０１１年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在

过去２０年间所发生的变化是惊人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中国与东盟尚未

建立正式关系，在当时的六个东盟成员国中，中国只与马来西亚、泰国和菲

律宾建立了外交关系。进入９０年代后，中国加紧与其他东盟国家建立正式

外交关系。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 间，中 国 先 后 与 印 度 尼 西 亚 复 交，与 新 加 坡、

文莱建立外交关系。此外，中国在１９８９和１９９１年分别与蒙古和越南实现关

系正常化，并于１９９２年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从总体上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初，中国与不少东亚国家的关系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与此同时，美国在东亚地区一直是十分重要的存在，许多东亚国家在安

全和经济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美国的依赖。某种意义上，东亚地区存在

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但这一等级关系在不同次区域以及不同领域

存在程度上的 差 异。戴 维·莱 克 （Ｄａｖｉｄ　Ｌａｋｅ）认 为，冷 战 结 束 后 （截 至

２０００年），美国与东北亚在安全领域的等级关系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但经

济等级关系显著下降；美国与东南亚在安全领域的等级关系总体上也没有大

的变化，但经济等级关系则发生了起伏变化 （见图１、图２）。①

—６—

① 莱克认为，冷战后美国与东南亚的经济等级关系加强了，但图２中的经济等级关系曲线所显

示的变化并非如此，因此我们采用了起伏变 化 的 说 法。对 这 一 等 级 关 系 的 性 质 和 变 化 的 论 述，参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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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美国在东北亚的等级关系 （１９５０～２００５）

资料来源：Ｄａｖｉｄ　Ｌａｋ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８７．

图２　美国在东南亚的等级关系 （１９５０～２００５）

资料来源：Ｄａｖｉｄ　Ｌａｋ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９０．

从１９９１年到２０１１年，东亚地区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经济关系的变化，①

而安全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中国与本地区国家经济联系的迅速

发展，东亚地区经济结构的面貌在一个持续的时间段沿着一定方向发生着平

稳和渐进的变化，这个渐进变化的累积性后果，极大地推动了地区格局的演

变 （见图３）。由此形成东亚地区经济格局与安全格局之间的张力。

—７—

① 本文所说的东亚国家包括 地 区 内 的 中、日、韩、朝 鲜、东 盟 十 国 和 地 区 外 的 美 国。但 有 时

在讨论地区格局性质时，也把澳大利亚、新 西 兰 和 印 度 包 括 进 来，因 为 中 美 与 澳、印 等 国 的 经 济 和

安全关系对东亚格局的性质也会产生一定影响。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图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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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美国的安全网络与中国的经济优势

图３主要基于２０１１年的数据，数据主要来自相关国家的政府统计以及

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网站。对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安全伙伴，美国政府并无

统一的描述，但通过其官方的做法及其政府官员发表的文章、讲话和政府报

告，我们可以感知到其存在和大致范围。图３选择的这四个国家，只是一种

大致的选择，不同的学者或许会采用不同的划分法，① 而且，美国的安全伙

伴也是一个其范围处于变化中的概念。

如图３所示，美 国 在 东 亚 地 区 有 一 个 已 经 存 在 几 十 年 的 稳 固 的 联 盟 体

系，美国与地区盟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 “重返亚太”的

背景下，美国试图进一步加强与盟国以及与新加坡、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

亚等安全伙伴的联系，努力建构一个更加庞大和有效的安全网络，进一步强

—８—

① 例如，吴心伯认为，在奥巴马政府谋求发展伙伴关系的努力中，“印度、印尼和越南是三个

重要对象”。由于美国与新加坡于２００５年签 订 了 战 略 框 架 协 议 并 建 立 了 安 全 伙 伴 关 系，双 方 在 军 事

领域进行了密切合作，因此我们把新加坡也列入美国安全伙伴的范围。参见吴心伯：《论奥巴马政府

的亚太战略》，载 《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６２～７７页。关于美印战略框架协议，参见ｈｔ－
ｔｐ：／／ｗｗｗ．ｍｉｎｄｅｆ．ｇｏｖ．ｓｇ／ｉｍｉｎｄｅｆ／ｎｅｗｓ＿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ｓ／ｎｒ／２００５／ｊｕｌ／１２ｊｕｌ０５＿ｎｒ／１２ｊｕｌ０５＿ｆ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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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

同时，中国是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东盟的最大

贸易伙伴。在 美 国 的 五 个 正 式 盟 国 日 本、韩 国、澳 大 利 亚、菲 律 宾 和 泰 国

中，中国是除菲律宾外其他四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①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不仅是中国作为本地区许多国家最大贸易伙伴这一地位，中国与这些国家经

济关系之深、发展势头之快，也给人颇为强烈的心理冲击。作为美国重要盟

国的澳大利亚，２０１１年对中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２７．３％，而 对 美 国 的

出口只占其出口总额的３．７％。② 中国 在２００９年 成 为 东 盟 的 最 大 贸 易 伙 伴，

２０１１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到３６２９亿美元，约为２００１年的４１６．２亿美

元的９倍；同时，中国还是东盟最重要的投资和援助来源。③ １９９２年中韩建

交时，双边贸易额为５０亿美元，这一数额在２０１１年 达 到２２０６亿 美 元；相

比之下，２０１１年韩国与美国的贸易额为１００７．８亿美元，不到中韩贸易额的

一半；中国同时还 是 韩 国 的 最 大 贸 易 伙 伴、最 大 出 口 市 场 和 进 口 来 源 国。④

２０１１年，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

地，日本从中国和美国的进口额分别为１８４０．７亿 美 元 和７４３．７亿 美 元，分

别占日本进口总额的２１．５％和８．７％。⑤

虽然贸易关系无法完全说明经济关系，但它对国家间经济关系的紧密程

度具有较明显的指标含义。特别是现有的贸易规模再伴以中国与东亚国家经

济关系迅速发展的势头，使我们可以大体合理地认为，中国正逐渐获得东亚

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如果现有趋势不发生改变，中国在本地区的经济中心

地位在未来一个时期将进一步得到巩固。

图３显示出的东亚格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许多国家的主要经济伙伴和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在判断一国的最大贸 易 伙 伴 时，会 有 不 同 的 计 算 标 准。如 果 就 东 盟 作 为 一 个 整 体 来 计 算，

则东盟是泰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如果以单独的国家来计算，则中国是泰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参见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ｆａｔ．ｇｏｖ．ａｕ／ｇｅｏ／ｆｓ／ａｕｓｔ．ｐｄｆ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ｓｅａｎ－ｃｈｉｎａ－ｃｅｎｔｅｒ．ｏｒｇ／２０１２－０７／１４／ｃ ＿１３１７１５５０６．ｈｔ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ｓｅａｎｓｅｃ．

ｏｒｇ／ｓｔａｔ／Ｔａｂｌｅ２０＿２７．ｐｄｆ
参见韩国外交通 商 部 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ｔ．ｇｏ．ｋｒ／Ｅ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ｄｅｘ．ｊｓｐ？ｍｅｎｕ＝ｍ＿２０＿１４０＿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ｔ．ｇｏ．ｋｒ／Ｅ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ｅｘ．ｊｓｐ？ｍｅｎｕ＝ｍ＿２０＿１４０＿１０；以 及 中 国 外 交 部 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ｃｈｎ／ｐｄｓ／

ｇｊｈｄｑ／ｇｊ／ｙｚ／１２０６＿１２
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报 告。ｈｔｔｐ：／／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ｒｅｃｏｒｄ／ｖｉｅｗ１１０２０９．

ａｓｐ？ｎｅｗｓ＿ｉｄ＝２７８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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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安全关系相互分离，这成为地区层面的一个普遍现象，意味着东亚地区

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明显分离的二元格局。这一格局不

会是３～５年就 会 消 失 的 短 期 过 渡 状 态，而 会 在 今 后 一 个 时 期 内 长 期 存 在。

其对地区秩序的含义表现为：在顶层关系上，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而处于

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中美关系；① 在安全领域，美国及其在东亚的联盟体系依

然稳定地处于主导地位；在经济领域，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地位有所加强的深

度相互依赖关系；在观念分布上，本地区相当多国家还未做好坦然接受中国

经济中心地位的心理准备，目前地区的制度与规则尚无法与中国正逐渐成为

地区经济中心这一事实有效地接轨和相适应。

国家行为策略与东亚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形成

东亚地区的安全、经济二元格局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形成的，其形成

既有地区先天格局方面的因素，也是主要行为体采取的特定行为策略相互作

用的结果。

从地区格局层面来说，其形成的主要背景是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

下的经济崛起。与近代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崛起不同，中国的崛起是在美国主

导的单极体系下发生的。② 单极格局为主导大国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

在单极体系下，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主导大国享有巨大的实力优势，其结果

是，在体系内没有其他国家有足够的能力对主导大国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单

极结构也极大地增加了其他国家制衡主导大国的成本，从而扩大了主导大国

的行动自由，并容易导致主导大国的过度扩张倾向。某种意义上，单极为主

导大国在体系内采取修正主义行为提供了结构动力。③ 这个逻辑反过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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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我们需要区分全球层面的权力 转 移 和 地 区 层 面 的 权 力 转 移。在 全 球 层 面，中 美 之 间 的 权 力

转移还远未实质性地来临，但在东亚地区，权 力 转 移 可 能 会 更 快 地 发 生。对 中 美 权 力 转 移 的 探 讨 参

见Ｓｔｅｖｅ　Ｃ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Ｕ．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Ａｂｉｎｇｄｏｎ：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８．

关于单极体系的性质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２００９年第一期进行了专门的讨

论。参见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ｃｉｔｓ，Ｖｏｌ．６，Ｎｏ．１，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９．
参 见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ｓｔａｎｄｕｎｏ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Ｗｏｈｌｆｏｒｔｈ，“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ｐｏ－

ｌａｒｉｔｙ，Ｓｔａｔ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ｏ．１，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９，ｐｐ．１－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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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次等大国上所造成的一个重要效应是，单极格局明显缩小了次等大国的行

动自由。单极格局下各种实力资源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主导大国手中，这显著

提高了次等大国制衡主导大国的实力门槛，① 因为在单极格局下，霸权国以

霸权护持为基本目标，对次等大国崛起的敏感度最高、容忍度最低且制约能

力最强。②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实力上升最快的国家，加之庞大的

人口数量和地理规模，使得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自然会面临来自霸权国的巨大

压力。但回顾冷战 结 束 后 中 国 的 崛 起 过 程 可 以 发 现，直 到 全 球 金 融 危 机 以

前，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感受到的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并不是特别巨大，这与

中国实力崛起的 性 质 以 及 在 崛 起 过 程 中 所 采 取 的 策 略 有 很 大 关 系。其 结 果

是，中国在总体并非十分有利的国际格局下，在中美矛盾或 “霸权国—崛起

国”矛盾未显著激化的前提下，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实现了实力较为迅速

的提升。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来，中国总体上实行了一种被外界称为 “韬光养晦”

的崛起策略。③ 这一策略的采取，加上中国的实力上升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

———在这一领域中美存在比较大的利益交集，因此，一方面，中国实力的上

升并未对美国形成大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中美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能为美

国创造颇为可观的经济利益，这使美国难以下定决心对中国执行全面的和强

度较高的遏制政策，而是在总体上实行了一种 “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④

中美两国的策略选择影响了中国实力的发展方向 （表现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

对经济实力的极大偏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区格局的演化方向。与

此同时，中国周边许多国家采取了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这进一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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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Ｗｏｈｌｆｏｒ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　Ｕｎｉｐｏｌａｒ　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
２４，Ｎｏ．２，１９９９，ｐｐ．５－４１；刘丰：《单极体系的影响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 《欧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

２期，第１５～２９页。

贾庆国：《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载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第５７页。
“韬光养晦”政策是邓小平提出来的。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８日，邓 小 平 在 同 身 边 人 员 谈 中 国 的 发

展问题时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

的分量就会不同。”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 小 平 年 谱》（下），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２００４年 版，

第１３４６页。

关于中美策略互动的探讨参见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

略互动》，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６～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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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东亚地区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１．中国的 “韬光养晦”政策及其影响

自９０年代初以来，中国总体上执行了一种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

对外战略。这一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争取一个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为中国的

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服务。从策略上说，该战略主要谋求两方面的效果，

一是谋求中国实力较为迅速的增长，二是试图在实力增长过程中尽可能避免

在地区或全球范 围 内 引 起 不 良 反 应，降 低 崛 起 过 程 中 其 他 国 家 对 中 国 的 制

衡，避免出现因中国崛起造成战略上的自我包围。① 这一策略试图在不挑战

现有国际秩序、降低对现有国际秩序冲击的情况下，寻求自身的发展空间，

避免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以减小发展的阻力，即力图在现有秩序不发生根

本性变化或动摇的情况下，实现中国自身的 “和平发展”。

从实践上说，“韬光养晦”政策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１）在安全问题

上忍耐，不试图挑战美国在全球以及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对于在中国周边

地区存在的安全问题和矛盾，在总体上采取现实的、克制的和不激化矛盾的

“搁置争议”政策。这一政策的执行，使得中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没有

因实力的增长而被外界视为具有现实紧迫性的实质威胁，并在相当程度上发

挥了缓和本地区安全局势的作用。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对美国在安全

上的扩张和战略布局行为没有采取强硬的方式进行对抗，这在一定意义上便

利了美国在 安 全 领 域 低 成 本 地 维 护、巩 固 和 扩 展 其 在 东 亚 地 区 的 影 响 力。

（２）在经济领域，积极融入国际和地区经济体系，积极与东亚国家发展经贸

联系。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迅速提升。

中国成为周边１１个国家以及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七个周边国家的最大出

口市场。② 与此同时，中国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也在迅速上升。其结果，

中国与很多东亚国家形成了深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

中国实行的安全与经济政策的组合，在为其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

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政策的执行，在国际关系层面容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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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Ｓｗａ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ｓｈｌｅｙ　Ｊ．Ｔｅｌｌｉ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ａｓ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Ｒ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０，ｐ．１１３；金骏远：《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王军、林

民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５页。关 于 由 于 扩 张 政 策 而 导 致 自 我 包 围 的 逻 辑，参

见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铁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乐玉成：《世界大变局中的中国外交》，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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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分离，因为中国在安全领域与经济领域采取了不同政

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与周边许多国家的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沿着不

同的方向发展。“韬光养晦”外交政策长期累积性的政策后果是，中国的经

济实力发展与安全实力发展不匹配———经济实力上升快，安全实力上 升 慢，

而且中国没有投入巨大的战略资源去积极营造一个在安全上对自身有利的地

区格局 （上合组 织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是 一 个 例 外，但 也 只 是 一 个 程 度 有 限 的 例

外）。① 为了避免对其他国家产生刺激，中国在安全领域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

度，努力避免 “安全困境”在东亚的产生和螺旋式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中 国 在 外 部 环 境 或 双 边 关 系 有 时 并 不 十 分 有 利 的 情 况

下，仍然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合作中取得显著进展。以中日关系为例。２００５
年，中日贸易额为１８８４．８８亿美元，２０１１年达到３４６１．０５亿美元，六年内增

加 了 ８０％ 以 上；２００５ 年，日 美 贸 易 额 为 １９８３．９２ 亿 美 元，２０１１ 年 为

２００４．４９亿美元，六年内只增加了１％。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也是中日

矛盾较多、某种意义上处于 “政冷经热”状态，而日美同盟却有所强化的时

期。与此相似的是中韩经济、贸易联系的迅速发展。虽然中韩关系存在一些

摩擦和波折，但这并没有阻止中韩经济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中国与一些周

边国家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并未出现往同一方向同步发展的态势，以及这一

态势的长期持续，这些都必然对东亚格局的演变产生深刻影响，并由此形成

国家间关系的一些内在不平衡。

２．美国 “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

冷战后很长一段时期，一方面中国的实力虽然在上升，但这是在一个相

当低水平的基础上开始上 升；另 一 方 面，中 国 执 行 “韬 光 养 晦”、不 挑 战 现

有国际秩序的外交战略，并在很多具体领域对美国的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配

合。因此，虽然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崛起是一件不令其感到舒服的事情，但

这在较长时期内并未对美国的利益构成重大威胁，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也未形

成很大冲击。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中国执行了一种成本较低的 “接触加遏

制”的两面下注政策。美国对华战略虽然有时往 “接触”的方向偏一点，有

时往 “遏制”的方向偏一点，但 自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以 来，其 “接 触 加 遏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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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的说法丝毫不意味着这样的政策选择是不明智的。

相关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网站的国别报告。参见ｈｔｔｐ：／／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ｒｅ－
ｃｏｒｄ／ｉｎｄｅｘ１１０２０９．ａ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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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大框架在很长时期内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接触加遏制”这样一种混合 性 质 的 政 策 组 合，反 映 了 中 美 关 系 中 利 益

的复杂性。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既有零和博弈性质的利益领域，又有正和博

弈性质的利益领域。① 美国在利益具有零和博弈性质的领域对中国进行遏制

或防范，在利益具有正和博弈性质的领域对中国实行接触，似乎成为一种能

够实现利益 最 大 化 的 最 佳 政 策 组 合。由 于 中 国 执 行 “韬 光 养 晦”的 外 交 政

策，对美国的遏制没有进行强有力的抵制，同时对美国的接触政策进行积极

配合，因此，美国的 “接触加遏制”政策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得以比较平稳地

运转。此外，美国对中国的 “接触加遏制”是在维持其东亚联盟体系的背景

下进行的，某种意义上，美国对中国的 “接触加遏制”是在其东亚联盟体系

基础之上对中国进行的接触和遏制。这样一种政策的长期执行，客观上造成

的后果是，中国在东亚地区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受到明显的限制，而在本地区

的经济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

中国的 “韬光养晦”与美国的 “接触加遏制”这两种政策相向而行的结

果，是中美间的经济关系显著加深，但在安全领域未能实现实质性的和解和

深度合作。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中美关系中的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沿着不同

方向发展，而不能形成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这造成中美安全关

系与经济关系的内在分裂，从而形成较为巨大的内部张力。由于中美各自的

规模和在亚太地区所具有的重要性，中美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分裂进而体

现到东亚地区格局中，导致过去二十年东亚格局演化形式上表现为，在东亚

地区安全结构未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地区经济结构却发生了深刻变化，

由此形成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特征，并影响到东亚秩序的稳定性。

３．部分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

在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影响力上升的过程中，中国周边不少国家执行了

一种 “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② 这

一政策在本地区的普遍存在，推动了二元格局的形成，并对二元格局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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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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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和强化作用。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一些东盟国家的做法。他们一方面积极发展与中国

的经济联系，试图通过接触、对话以及将中国纳入地区机制安排建立一种相

互负责和友好相处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发展方向施加影响，并从

中国经济实力上升的过程中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他们试图加强与美国

的军事和安全联系，利用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平衡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影

响力，缓解其可能面临的安全压力。① 一方面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另一

方面依靠美国平衡中国的影响力，这种政策客观上符合东南亚国家的国家利

益。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可以使东南亚国家更有信心地发展与中国的经济

联系。

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不少东南亚国家执行一种战略对冲 （ｈｅｄｇｉｎｇ）

政策。② 这一政策既不试图直接 对 中 国 进 行 硬 制 衡 （ｈａｒｄ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也 不

试图追随中国，也不是一种观望或者拖延时间的政策。对冲战略试图通过一

组相互对立的政策选择，抵消结构变迁带来的风险，从而为行为体的长期利

益起到保险作 用。它 既 为 有 利 的 情 况 留 下 空 间，也 为 不 利 情 况 的 发 生 做 准

备；一方面考虑 “利益的最大 化”，同 时 也 兼 顾 政 策 风 险 问 题，是 一 种 具 有

一定灵活性和复杂性的政策操作，只是有时会在其内部包含相互起反作用的

政策。③ 这一政策是一种既试图从中国获利，又对中国进行一定战略防范的

政策操作。对冲战略被东南亚国家较为普遍地采用，表明他们以下的战略考

虑：既不想被中国主导，也不想与中国作对，特别是不希望决定性地在中美

之间站队。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的做法，暗示他们大体上希望在本地区维持一

种有利于美国的实力不均衡态势，而不完全是为了维持一种单纯的实力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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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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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两面下注政 策 和 对 冲 政 策 进 行 了 区 分。两 面 下 注 主 要 指 东 南 亚 国 家 在 中 美 之 间 的

“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骑墙政策；对冲政策则主要指一些东亚国家针对中国采取的一种

既非制衡又非追随的政策，他们在安全上对美国的借重可以被看作对冲战略中的一个具体政策手段。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对中国 “接触加遏制”的政策，也是一种战略对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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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①

不仅东盟，即 便 是 本 地 区 的 大 国 日 本，也 采 取 了 具 有 对 冲 性 质 的 战 略

———一方面通过参与 地 区 合 作 加 强 与 中 国 以 及 其 他 亚 洲 国 家 在 经 济 上 的 联

系，另一方面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应对战略前景上的不确定性。② 在中国在东

亚地区经济影响力日增的背景下，日本对地区主义的态度逐渐具有更多应对

中国影响力的性质。日本的一个重要战略意图是阻止在东亚地区形成以中国

为中心的封闭的地区主义，试图通过引入外部大国稀释中国的地区影响力，

以阻碍中国在东亚地区主导权的形成。③

经济发展和外部安全都是东亚国家追求的重要目标。中国周边的许多国

家既不会轻易放弃中国提供的经济机会以及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带来的经济

收益，也不会轻 易 放 弃 美 国 在 本 地 区 的 军 事 存 在 为 其 提 供 的 “安 全 保 障”。

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他们还会策略性地利用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以进一

步改善其收益。

不少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采取两面下注政策的做法，使东亚地区经济秩

序与安全秩序不但不能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协调发展，反而进一步放大了两

者之间的张力。在二元格局与东亚国家的两面下注政策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的关系。一方面，东亚国家两面下注的做法，加剧了本地区二元格局的分离

现象：东亚国家在安全上继续依赖美国，结果使本地区安全格局长期保持总

体稳定的局面；东亚国家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长期结

果，则推动了地区经济格局的变化。与此同时，二元格局的存在本身也为两

面下注政策提供了很大操作空间，使其在客观上成为一种符合很多东亚国家

利益的政策选项。两 面 下 注 政 策 与 二 元 格 局 相 互 加 强 所 形 成 的 一 种 路 径 效

果，使二元格局的发展方向被进一步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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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果只是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经济体，而没有成长为本地区经济中

心的可能性，比如，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从长远来说最终只是停留在与日本

总体相当或略微超过的水平，并且周边国家对此具有明确的预期，则中国不

会成为很多国家特意针对的对象，日本对中国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影响力的扩大

也不会急于做出强烈反应。相反，正是因为很多东亚国家有较为明确的中国会

发展成为地区经济中心的预期，加剧了这些国家针对中国的战略对冲政策。

上述作用过程和机制，可以总结在图４中。

图４　相关国家的政策互动与东亚二元格局的形成

二元格局对国家行为、东亚地区合作的影响

下文将对二元格局对东亚地区国家的行为方式和地区合作的影响进行分

析，并对文章开头部分提到的东亚地区国家行为与地区合作中的一些反常现

象，从地区格局的视角进行解释。

１．二元格局与中国的 “韬光养晦”政策

目前东亚二元格局还处于雏形阶段，中国在这一格局中的经济地位也只是

初步形成。即便如此，在当前的局势下，中国经济影响力的继续上升也具有了

格局层面的重要含义，其性质不同于一国经济总量一般意义上的数量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不太引人注目、不引起美国及

周边国家较为强烈负面态度的前提下发展自身的实力，对合作共赢、共同利

益的追求是其中的一个根本性手段。但在新形势下， “韬光养晦”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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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新的挑战。从实践上，“韬光养晦”政策的顺利推进，从根本上依赖于

经济领域合作的深化与发展。二元格局下，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不只具有单

纯的经济含义，还会对地区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对

外经济合作中会遭遇到更多经济问题被安全化的情况，① 这会明显恶化中国

对外经济合作的环境。

几年前的所谓 中 日 东 亚 主 导 权 之 争，主 要 还 只 是 经 济 领 域 的 主 导 权 之

争。当中国在地区格局中逐渐显露出经济中心地位的势头后，中国经济影响

力的进一步上升就会对地区格局产生战略性影响。某种意义上，中日主导权

的争夺主要是在 原 有 格 局 内 的 竞 争，而 中 美 对 地 区 经 济 合 作 主 导 权 的 竞 争

（如果发生这样的竞争的话），则是关于地区格局本身的竞争。这不是简单的

竞争规模更大的问题，而是更为根本的涉及地区格局性质与地区秩序方向的

问题。

在此情况下，外界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变得更为

敏感。在中国受到的关注迅速增大，特别是一些外部国家对中国经济实力的

上升十分敏感、颇具戒备心理的情况下，中国继续执行 “韬光养晦”政策的

难度显著增大。在二元格局初步形成的情况下，中国在东亚格局的演化中处

于什么样的位置、试图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将成为本地区国家十分关注的核

心问题。若此时中国仍然试图 “韬光养晦”，不清晰地提出和阐释自身对地

区格局走向的 看 法，而 只 是 低 调 地 追 求 自 身 实 力 的 增 长，将 会 变 得 十 分 困

难。从根本上说，一个地区的经 济 中 心 难 以 “韬 光 养 晦”，它 对 于 自 身 发 展

对地区格局的影响难以低调处理。

２．二元格局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总体上执行的是 “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但随

着中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在中国具有成为地区经济中心势头

—８１—

① 经济问题安全化，即通过把经 济 问 题 贴 上 安 全 的 标 签，使 其 成 为 一 个 安 全 问 题，从 而 可 以

基于特殊理由阻止某些经济行为的发生。这种现 象 近 年 来 越 来 越 多 地 针 对 中 国 的 海 外 经 济 行 为 而 发

生。关于安全化问题，参见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Ｏｌｅ　Ｗａｅｖｅｒ　ａｎｄ　Ｊａａｐ　ｄｅ　Ｗｉｌｄ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　Ｎｅｗ　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ｏｕｌｄｅｒ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ａｎｄ　Ｏｌｅ　Ｗ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ｓ：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Ｍａｔｔ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１４，Ｎｏ．４，２００８，ｐｐ．５６３－５８７；王凌：《安全化的路径分析———以中海油 竞

购优尼科案为例》，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７４～９７页。



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 □　

的情况下，美国对华逐渐加大了防范力度。美国高调 “重返”亚洲，既是其

战略重心转移和亚太战略的调整，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策略上的变化。

如果说中国成长为东亚地区经济中心不是美国事先期望的结果，那么从

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的 “接触加遏制”政策已经失败。在中国已成长为

地区经济中心的情况下，美国对于接触中国越来越失去耐心和信心。从事后

的观点看，中国经济实力的迅猛发展，容易使人认为接触政策实际上起到了

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时间和空间的效果。由于中国的优势更多地集中在经济领

域，而不试图在安全领域与美国较量或直接对美国进行挑战，因此，美国要

对一个总体温和的中国进行遏制非常困难。如果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经济实力

及其影响力的上升，而只能在安全领域加大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则美国这样

的遏制政策从根本上说很难获得理想的效果。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既是亚太地区重要性上升的结果，同时由于它发生在

东亚地区逐渐形成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背景下，从而也是在战略上对东亚

格局变化的应对。美国会在巩固安全领域优势的前提下，努力在经济领域采

取行动，以主导东亚合作的路径和方向。如果美国 “重返”亚太在事实上的

结果只是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军事安全领域，而在提升美国在本地区的

经济影响力方面没有太大作为，那么，这虽然有助于强化美国在安全领域的

优势和中心地位，但其客观效果只不过进一步加大了东亚二元格局内部经济

关系与安全关系的张力，并不利于形成更可持续的东亚秩序。

为此，美国在强化军事安全领域优势的同时，努力增强自身与东亚地区

国家的经济联系，强化自身在该地区的经济地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

增长，美国增大了在经济领域向中国施压的力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

大力推动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ＴＰＰ）的谈判，可以认为是一个具有

地区层面战略意义的政策举措。通过推动ＴＰＰ，有助于美国维持与加强与许

多东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平衡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维持自身在东亚地区的

经济影响力。同时，美国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获取本

地区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并将其作为制约中国的重要手段。① 美国通过推进

—９１—

① 朱锋认为，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 的 一 个 核 心 是 要 用 国 际 规 则 和 规 范 约 束 和 引 导 中 国，使 美

国将来在面对和处理中国话题时，“能联合地区其他国家在 ‘规则制定’和 ‘规则适用’的范畴内共

同对付中国”。参见朱锋：《奥巴马政府 “转身亚洲”战略与中美关系》，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２年

第４期，第１～７页。



　□ 当代亚太　

ＴＰＰ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可以避免自身被排除在东亚合作进程

之外，另一方面可以在经济合作的进程中对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孤立。从长

期来说，东亚国家最终需要在ＴＰＰ与 “１０＋Ｘ”之间做出选择。① 但ＴＰＰ要对

中国产生足够的压力，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形成一定的门槛效应。

美国自２００９年以来为推进ＴＰＰ所做出的种 种 努 力，若 退 回５～６年 前

都是难以想象的。显然，美国希望借助ＴＰＰ以及其他双边和多边经济努力，

重新占据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心位置。美国在推动ＴＰＰ过程中的积极性 与 力

度，与其对中国成为东亚经济中心的在意程度和戒惧心理是成正比的。在二

元格局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崛起产生了新的战略忧虑，即 “美国经济实力

的相对衰落有可能使其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无以为继”，② 为此，美国需要

在经济领域采取有力的举措来加以应对。

３．二元格局与中美之间的 “假朋友”关系

阎学通认为，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美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采取了

“假朋友策略”，这一策略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崛起与美国霸权之间的结构

性矛盾，使得中美的共同战略利益不足以支撑建立真朋友的关系，然而双方

又不想成为真敌人。③ 当我们从东亚地区层面对中美关系加以理解时，可以

认为，中国和美国的 “假朋友”关系实际上也是东亚地区的经济中心与安全

中心之间的 “假朋 友”关 系，而 这 种 “假 朋 友”关 系 的 形 成，在 一 定 时 期

内，在地区层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经济与安全都是东亚地区国家至关重要的利益。当地区安全中心与地区

经济中心并不重合时，在两者之间会形成十分复杂的利益关系，通过本地区

其他国家的中介作用，这一利益关系会以更加复杂的方式交织缠绕在一起。

在目前的局面下，中国无意在安全上与美国破裂，美国也难以承受在经济上

与中国破裂的代价。两个中心之间关系的彻底破裂，对中美双方都是代价极

大、收益却很有限的行为。特别是，东亚不仅存在两个分离的中心，而且两

—０２—

①

②

③

关于美国推动ＴＰＰ的战略意图的分析，参见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

中面临的重大挑战》，载 《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１７～２７页；沈铭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议 （ＴＰＰ）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国的视角》，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６～３４页；盛斌：《美
国视角下的亚太区域一体化新战略与中国的对策选择》，载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４
期，第７０～８０页。

朱锋：《奥巴马政府 “转身亚洲”战略与中美关系》，第１～７页。

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第４～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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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心之间形成了一种经济利益深度相互依赖的状态，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不

仅存在于贸易领域，也存在于金融领域。① 从利益的角度看，在地区安全中

心与经济中心之间，一方面存在无法回避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中美

之间利益卷入的深度，以及利益在地区范围内波及面的广度，双方间需要维

持一种至少是形式上的合作关系，这种利益格局使中美 “假朋友”关系具有

颇为深厚的现实基础，并使其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得以持续。随着二元格

局的深度发展，如果中美不能较为迅速地找到新的共处之道，两者之间的矛

盾可能会继续 发 展，但 由 于 现 实 利 益 的 约 束，双 方 仍 有 做 出 合 作 姿 态 的 必

要，在形式上会努力维持一种水平不高的合作关系。

４．二元格局与东亚国家的两面下注行为

二元格局下，某些东亚国家采取了 “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

政策，这一方面是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做法，同时也是这些国家

在其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维持平衡的一种方式。东亚格局中经济中心与

安全中心的分离，给执行两面下注政策的国家也带来了一定的政策风险。特别

是，如果两面下注政策盛行的客观效果是推动地区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之间关

系的紧张，则两面下注在微观层面符合这些东亚国家利益的同时，在宏观层面

却会恶化他们所处的外部大环境，从而在宏观层面并不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

二元格局下，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东亚国家还面临一个内在悖论：他

们安全上靠美国 的 做 法，隐 含 地 具 有 在 中 美 之 间 站 队 并 站 在 美 国 一 边 的 含

义；另一方面，由于与中国存在着重大经济利益关系，因此，从自身利益出

发，他们并不会真正与中国敌对，因为这会严重伤害其经济利益，而且真正

与中国敌对一般来说也不符合其安全利益，因此，他们一般不会在安全上完

全站在美国一边，② 还要维持与中国安全关系上的某种平衡，避免与美国的

安全合作关系对其与中国的关系产生太大的反作用。

对许多东亚国家来说，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在中美之间实行两面下注

政策的同时，还应努力推动两个中心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而不是相反。

—１２—

①

②

关于中美金融依赖关系及其在 政 治 上 的 作 用，参 见Ｄａｎｉｅｌ　Ｗ．Ｄｒｅｚｎｅｒ， “Ｂａｄ　Ｄｅｂｔｓ：Ａｓｓｅ－
ｓ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３４，Ｎｏ．２，

Ｆａｌｌ　２００９，ｐｐ．７－４５．
对这些国家而言，他们希望得到 的 是 美 国 的 安 全 保 护，并 不 希 望 因 为 与 美 国 的 安 全 关 系 而

卷入地区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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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过于从短期利益出发，试图在短期和具体利益上以美国为杠杆压中国，或

以中国为杠杆拖住美国，虽然这样做也许能实现某些局部利益的最大化，但随

着地区环境的恶化，可能会给其带来更大的战略挑战和战略利益损失。

二元格局的出现让东亚地区的经济大国日本面临较为棘手的难题：一方

面，日本对中国经济实力及地区影响力的上升颇为烦恼，但仅通过强化日美

同盟不足以应对中国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它只能更多地解决日本在安

全领域的关切，而无法解决其在经济领域的问题，日本也无意从军事上与其

最大的经济伙伴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另一方面，如果从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制

衡 （如显著地降低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也不可行，因为这会直接伤

害日本经济，而日 本 经 济 规 模 的 萎 缩 更 不 利 于 其 发 挥 在 本 地 区 的 经 济 影 响

力。① 在二元格局与中美关系的牵引下，日本面临安全利益、经济利益 （安

全、经济利益内部还有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自身在地区合

作中的地位三者之间的平衡困难。

二元格局的存在，既为东亚国家 在 中 美 之 间 提 供 了 比 较 大 的 政 策 空 间，

也对他们提出了不小的政策挑战，如果在实行对冲战略的过程中不能把握好

尺度，很可能给他们造成不利的政策后果，因此，东南亚国家需要更为细心

地维持不同政策考虑之间的平衡。

５．二元格局与地区合作

随着东亚地区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逐渐清晰化，其对地区合作必然会

带来比较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对地区合作很可能是不利的。

二元格局的固定化，包括在其逐步成型和巩固的过程中，本地区国家对

其可能产生的较为固定或僵化的理解与预期，不利于东亚合作的顺利开展和

低成本推进。随着二元格局的清晰化，地区主义、地区合作的性质、目的和

方式等会相应地发生较为根本的变化。一些行为体会更多地从零和博弈的视

角来看待地区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赋予经济竞争以政治

安全方面的含义，② 使一些原本单纯的经济合作问题被赋予更多的政治、战

—２２—

①

②

Ｙｕｌ　Ｓｏｈｎ，“Ｊａｐａｎ’ｓ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ａ’ｓ　Ｓｈｏｃｋ，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ｙ”，ｐｐ．４９７－５１９．

赋予经济关系以政治、安全和战略含义的情况过去也有，如曾经出现过的中日主导权之争，

此外，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也试图在更大的视 野 下 考 虑 东 盟 与 大 国 之 间 的 经 济 关 系，但 在 二 元 格 局

下，经济关系背后的政治战略考虑的分量会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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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内涵。与以往相比，一些东亚国家会更多地从政治、军事、安全和长期战

略等方面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上升进行解读，对一些能给本地区带来普遍利

益的经济合作会产生更强的防范心理，采取更谨慎和戒备的态度。

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会更多地从相对获益以及制度对利益分配产生的

不同影响的角度看待地区制度的作用，① 并相应地对不同的地区制度和地区

机制采取不 同 的 政 策 立 场。地 区 制 度 会 被 某 些 国 家 作 为 “制 衡”工 具 来 使

用，即通过发起、利用和主导多边制度来应对压力或威胁。这种制度制衡可

以采取两种方式进行，一是通过把目标国包容在多边制度内来约束和限制目

标国的行为，二是把目标国排除在多边制度安排之外，以抵御外部国家的压

力，② 或对外部国家进行孤立。这种做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在制度领

域的活动，而非建立军事同盟、进行军备竞赛等硬制衡的方式，削弱对手国

家的权力和影响力。③

由此形成的结果是，制度被许多国家作为高度战略性的工具来使用，一

种新的地区制度安排的出现不是为了更有效地解决本地区面临的问题，也不

是服务于推动本地区国家更有效的合作这样的经济目的或福利目的，而是成

为权力竞争的手段和方式。④ 在这种情况下，新制度或机制的出现，不但不

是地区合作往深入、有效方面发展的证据，反而可能使地区合作进一步深陷

僵局，导致地区合作的停滞与倒退。

当然，在地区制度建设过程中，相关国家一直有多方面的考虑，这些考

虑以颇为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但是，当地区制度越来越多地用于权力争

—３２—

①

②

③

④

由于制度具有利 益 分 配 的 效 果，一 些 制 度 安 排 不 可 避 免 地 会 产 生 获 益 者 与 受 损 者。参 见

Ｊａｃｋ　Ｋｎｉｇｈ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ｐｐ．３５－４３；Ｔａｎｇ　Ｓｈｉｐｉｎｇ，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１．

参见Ｋａｉ　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ｓ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９，ｐ．１０．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 “负制衡”的方式。关 于 “负 制 衡”，可 参 见Ｋａｉ　Ｈｅ，“Ｕｎｄｅｒ－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Ｕｎｉ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Ｔｈｒｅａ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２，Ｎｏ．２，２０１２，ｐｐ．１５４－１９１．

２００４年以来，相关行为体围绕东亚峰会的制 度 设 计 所 进 行 的 竞 争 过 程，也 清 楚 地 体 现 出 这

一点。东亚国家围绕是否要举办东亚峰会、东 亚 峰 会 包 括 哪 些 成 员、区 外 国 家 参 加 东 亚 峰 会 需 满 足

哪些条件等问题，进行了颇为激烈的博弈，相 关 行 为 体 的 战 略 考 虑 是 其 中 根 本 性 的 因 素。关 于 这 个

问题的简要讨论，参 见Ｄｅｅｐａｋ　Ｎａｉ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Ａ　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ｐｐ．１１０－１４２；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第６～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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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或服务于 “制衡”目的时，它在解决地区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问题以及提供

地区公共产品方面的效能就会进一步降低，由此会出现制度之间的相互不配

合和配置不合理的制度过剩局面。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相关行为体会更为

重视短期利益，这会导致地区合作的制度化水平较低，使制度建设的焦点随

主要行为体注意力的变化而转移，并容易使某些制度比较快就变得过时，其

功能被新的制度安排所取代。相反，如果制度设计主要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

目的，则不容易出现制度过剩的现象，也不会出现很多制度功能相互重叠的

现象。① 当制度建设服务于权力竞争的考虑时，有些国家就不会充分尊重现

有机制的作用，而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制度进行挑选，并在规则制定过程中

采取歧视性的做法。② 这种局面如果在东亚地区继续普遍存在，则暗示东亚

地区合作已陷入某种困局。

二元格局与东亚秩序的演化

下文将讨论二元格局对东亚秩序的影响。阿 拉 加 帕 （Ａｌａｇａｐｐａ）认 为，

国际社会中的秩序是指国家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这些安排为国家提供一

种可预测的、稳定的国际环境，使他们能够通过基于规则的互动来追求集体

目标，如和平解决争端、和平实现政治变革，等等。③ 一定意义上，地区秩

序是在地区特定的权力分配结构之上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地区环境，以及与之

相应的具有一定可预测性的国家之间的稳定行为模式。

从地区秩序的视角进行分析的优点在于，它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对一个

地区的形势和走向进行宏观把握，更好地理解国家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

的位置关系，理解调节国家间关系的机制，从而超越仅仅从制衡或追随等角

度对单一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解。从地区秩序视角进行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把握国家之间的政策互动及其在地区层面的影响。

对东亚地区秩序起到较为根 本 性 作 用 的 因 素 有：地 区 层 面 的 权 力 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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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üｒｇｅｎ　Ｒüｌ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ｒ‘Ｈｅｄｇｉｎｇ　Ｕｔｉｌｉｔｙ’”，ｐｐ．８３－１１２．
ＴＰＰ在这些方面颇为典型，当然，东亚 地 区 的 其 他 一 些 制 度 安 排 可 能 也 不 同 程 度 地 存 在 这

样的问题。

Ｍｕｔｈｉａｈ　Ａｌａｇａｐｐａ，ｅｄ．，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ｄｅｒ：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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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制度与规则的有效性以及地区认同的发展程度。其中，地区层面的权力

结构是一个根本性因素，它在相当程度上构成地区秩序的基础性前提条件。①

东亚秩序的特殊性，相当程度上体现在其权力基础结构的特殊性上。孙

学峰和黄宇兴认为，根据地区内主要国家的实力对比情况，地区秩序可分为

“拥有单一力量中心”和 “缺乏单一力量中心”两类。② 在这个意义上，东亚

地区的特殊性并不体现在没有 “单一力量中心”，从而有两个或多个力量中

心，而在于地区力量中心的分离，即美国是军事领域的力量中心，而中国则

正在迅速成长为经济领域的力量中心。换句话说，东亚地区存在的是两个有

些 “跛脚的”力量中心。这样一种力量格局的存在，给传统的对大国总体力

量进行比较的做法带来了挑战，也为东亚秩序的演化带来了新的特点。

１．力量格局、地区制度与东亚秩序的演化态势

９０年代初以来，外部世界在地区合作方面对中国的一个重要政策是使中

国更深入地融入现有的地区机制、地区制度与地区秩序安排。③ 二元格局的

出现，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在原有框架下的融入已接近顶点，这一框架留

给中国的剩余空 间 已 变 得 颇 为 有 限，特 别 是 随 着 中 国 经 济 规 模 的 进 一 步 壮

大，可能会对原有地区秩序形成不小的冲击，虽然这种冲击并非中国的政策

本意。而被中国崛起所冲击的原有秩序，即美国从总体上占据中心地位的东

亚秩序，是一种在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观念上可以接受的地

区秩序，这一秩序演变为二元格局基础上的地区秩序，并不符合这些国家对

地区秩序的原有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崛起不仅是经济实力上

升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东亚秩序的转换问题。

对于东亚秩序，从力量格局的角度来说，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在经济领

域的优势与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都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动摇。

长期以来，美国的军事开支一直维持在占世界军费开支总额４０％以上的

水平。一国在既定时间的军事力量是其前期军事建设的累积性结果，而并不

是当年国防开支的结果。加上美国对国际公域 （海洋、天空与太空）的有效

—５２—

①

②

③

如基辛格所言，“有实力而无合理的安排会引起测试实力的征战，有合理安排而无实力为后

盾，则徒有其表”，稳定的实力结构是稳定的秩序安 排 的 一 个 重 要 基 础。参 见 亨 利·基 辛 格：《大 外

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７页。

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６～
３４页。

Ｅｖｅｌｙｎ　Ｇｏｈ，“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ｐｐ．１１３－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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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① 综合来看，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颇为巨大和稳定。中国的军

事现代化建设和 拒 止 或 反 介 入 能 力 的 提 高，虽 然 有 助 于 增 强 中 国 的 防 御 能

力，但无法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优势构成有效挑战。②

如莱克的图形所示，虽然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等级关系发生了起伏变

化，但其在东亚地区的安全等级关系却总体保持稳定。未来一个时期，美国

会努力维持和巩固其在东亚地区的联盟体系，并在安全领域对中国形成较为

巨大的战略压力。美国的军事优势也使寻求与中国在安全上的合作对很多东

亚国家变得缺乏吸引力，因此，美国的军事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自我维

持的。中国试图在东亚地区提供更多的安全公共产品，采取积极的安全保障

措施，使地区内国家在安全上减小对美国的依赖，这样一种思路可能面临许

多现实困难。③ 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尚难以撼动美国在军事、安全

领域的领导地位。

中国在东亚地 区 的 经 济 中 心 地 位 还 只 是 处 于 初 步 形 成 阶 段，到 目 前 为

止，它更多地体现为中国在本地区的某种贸易中心地位上。从市场的依赖程

度、经济规则的制定权等方面来看，中国在本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尚未真正

形成，特别是这一经济中心地位还没有实现有效的结构化和制度化，未能围

绕经济中心形成结构化的生产网络、有效运转的地区经济制度安排、稳定的

行为预期以及普遍接受的规则体系等。中国的经济中心地位还没有走上自我

维持和自我发展的良性轨道。与此同时，美国对东亚地区很多国家的经济依

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牵引作用，并依然是东亚很多国家经济产品的最终消费市

—６２—

①

②

③

Ｂａｒｒｔ　Ｒ．Ｐｏｓｅｎ，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２８，Ｎｏ．１，２００３，ｐｐ．５－４６．
所谓的中国的 “反介入战 略”或 “拒 止”战 略 主 要 是 美 国 学 者 的 说 法，并 不 意 味 着 中 国 真

有这样一种战略。对这一战略的探讨，参见Ｒｏｇｅｒ　Ｃｌｉｆｆ，Ｍａｒｋ　Ｂｕｒｌｅｓ，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Ｃｈａｓｅ，Ｄｅｒｅｋ　Ｅａ－
ｔ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ｖｉｎ　Ｌ．Ｐｏｌｌｐｅｔｅｒ，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Ｌａｉ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ｔｉ－Ａｃｃｅ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Ｃａｌｉｆ．：Ｒａｎｄ，２００７．美国政府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的

国防报告直接将中国的军事 “拒止”能力列为 美 面 临 的 重 大 军 事 威 胁，并 首 次 明 确 宣 布 美 军 的 作 战

任务之一，就 是 要 “在 即 便 拒 止 能 力 发 展 的 情 况 下，也 有 军 事 投 掷 和 穿 透 的 能 力”。参 见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Ｕ．Ｓ．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Ｄｅ－
ｆｅｎｓｅ，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２．

刘丰提出，中国在为东亚地区提 供 稳 定 的 经 济 收 益 的 同 时，需 要 在 政 治 和 军 事 方 面 采 取 积

极的安全保障措施，以减小地区 国 家 在 安 全 上 对 美 国 的 需 要。然 而 在 东 亚 地 区 二 元 格 局 的 背 景 下，

要实现这样的效果可能十分困难。参见刘丰：《安 全 预 期、经 济 收 益 与 东 亚 安 全 秩 序》，载 《当 代 亚

太》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６～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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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在地区经济的制度安排以及经济规则制定方面，中国的影响力与美国相

比也远远落后。

中国的地区经济中心地位并未稳固地形成，也体现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地

区经济合作进展的乏力上。相比之下，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中心地位颇为

稳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而中国作为地区经济中心的

地位则不那么稳固，相 对 容 易 发 生 逆 转。当 然， “相 对 容 易”只 是 “相 对”

而言，并不是说它就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实力继续上

升的背景下，更是如此。这种局面决定了在未来一段时期，中美竞争的重心

更多地体现在地区经济主导权方面。

只要中国的经济实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

转型和内需的扩大，即使地区经济制度安排对中国并不是十分有利，中国的

地区经济影响力依然会逐渐提高。从长期来说，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难

以被美国的一些政策举措所消除，美国的很多政策措施的作用最终很可能只

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

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中美之间的长期力量走势。从这

个意义上说，发生在中美之间的不是一般性质的权力转移。因为中国崛起过

程中实力上升的重点更多地放在经济方面，使得不同领域的权力转移出现显

著的不同步性。面对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在大国无战争时代，① 美国一方

面并无简单有效的方法来仅仅从对外政策的角度加以应对，另一方面美国也

不会放任中国经济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上升，由此将导致中美对东亚地区经济

主导权的争夺长期化。

东亚二元格局的逐渐形成，是中美各自在东亚地区比较优势的反映和结

果。它说明，中国在经济领域、美国在提供安全保护方面各自具有一定的内

在优势。二元格局的继续演变，取决于中美在本地区的比较优势能否继续保

持，尤其是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能否得到保持。如果美国亚太战略的

调整和实施无法改变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如果ＴＰＰ最终的政 治 作

—７２—

① 二战后，国际政治中出现了一 种 大 国 相 互 间 的 战 争 变 得 异 常 稀 少 的 情 况，某 种 意 义 上，国

际体系进入了一种大国 无 战 争 的 状 态。参 见Ｊｏｈｎ　Ｍｕｅｌｌｅｒ， “Ｗａｒ　Ｈａ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Ｃｅａｓｅｄ　ｔｏ　Ｅｘｉｓｔ：Ａ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１２４，Ｎｏ．２，２００９，ｐｐ．２９７－３２１；Ｒａｉｍｏ　Ｖａｙｒｙｎｅｎ，

ｅｄ．，Ｔｈｅ　Ｗ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Ｗａｒ：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ｂａｔｅｓ，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６；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

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６～３２页。



　□ 当代亚太　

用大于经济作用，那么从长期看，美国的政策举措对二元格局的实质性影响

将会较为有限，因为它不能从根本上削弱中国的经济中心地位。

对美国来说，仅仅巩固其在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而不能把这种优势转

化到经济领域，对于强化其对东亚地区的主导这一战略目标来说是远远不够

的。从长期来说，如果中国在本地区形成稳定的经济中心地位，那么对于美

国在本地区安全领域的影响力也会形成一定压力。

２．东亚秩序的持续与转换

东亚秩序的持续依赖于作为秩序基础的力量结构的稳定性，以及在这一

秩序下相关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稳定性，使得他们没有打破这一秩序的普遍

的和强烈的动机，或使这一动机不被转化为普遍的和力度较大的具体政策。

二元格局的出 现，意 味 着 东 亚 秩 序 已 经 初 步 实 现 了 一 个 比 较 重 要 的 转

换，即从总体上以美国为单一力量中心的秩序变成经济、安全两个中心的格

局。这一转换是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下，通过经济崛起、以和平方式

推动东亚秩序变迁的结果，是东亚地区在中美之间以和平方式发生的经济权

力的有限转移。对中国来说，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地区制度、地区

国家观念和地区国家间关系等方面进一步消化和落实这一秩序转换的成果。

影响这一秩序的稳定和持续运行的因素，有以下几个较为重要的方面：

第一，中美对于 各 自 在 这 一 秩 序 中 的 未 来 定 位 能 否 形 成 较 为 一 致 的 预

期，特别是是否愿意接受对方在地区秩序中的这一地位。相对来说，中国比

较容易接受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中心地位，而美国则不大乐意接受中国在

东亚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在中长期内，东亚秩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美国试

图妨碍和削弱中国的经济中心地位，而不是中国削弱和挑战美国的安全中心

地位。如果中美对于双方的未来定位不能形成共识，则双方的政策可能在一

段时间内形成僵持。

第二，中美在本 地 区 提 高 竞 争 影 响 力 的 过 程 中，都 需 要 争 取 追 随 者，①

以巩固和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进而在东亚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战略态

势。美国会通过提供安全保护、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和拉拢分化东亚国家等方

式，进一步巩固其在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同时，也会试图把其在安全领域

—８２—

① 关于崛起国如何获取追随者的探讨，参见Ｓｔｅｆａｎ　Ａ．Ｓｃｈｉｒｍ，“Ｌ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Ｎｅｅｄ　ｏｆ　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１６，

Ｎｏ．２，２０１０，ｐｐ．１９７－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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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转化为经济等其他领域的优势。① 中国则会努力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

中发挥自身的影 响 力 和 作 用，也 会 试 图 把 经 济 优 势 转 化 为 其 他 领 域 的 影 响

力，以获得一个从长期来说对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有利的地区环境。中美

在进行这样的实力转换的过程中，都面临来自对方的反作用，从而会使实力

转换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大可能在东亚地区同时

占有经济、安全两个领域的整体优势地位，双方各有其力不从心的地方。在

相当长的时期内，中美之间在不同领域的实力僵持局面难以改变。

第三，我们不能单纯从大国竞争的角度来理解东亚秩序。地区秩序不同

于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其具有地区的蕴涵，是关于一个地区的秩序

模式。地区秩序是在地区国家广泛参与的互动或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大体稳定

的均衡局面。② 这样一种均衡局面，内在地要求地区秩序的运行模式得到本

地区国家的较普遍支持。东亚秩序不一定能实现整体利益上的最优结果，但

它要求形成一种本地区国家普遍大体接受、并认为大体对其有益从而愿意继

续参与其中的利益交换关系，以提高地区秩序的支持力量，降低地区秩序的

离心力。

从短期来说，东亚许多国家 “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做法能

使其获得不小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但这种做法也存在较大的内在压力和

紧张，存在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双双受损的可能性。在中国在经济上居于优

势地位、美国在安全上居于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如何对中美与第三方的关系

格局进行调整和改善，对东亚秩序的可持续性十分重要。这种行为方式的调

整，不仅涉及相关国家行为预期与政策选择的调整，从地区秩序的层面，这

更是一个如何在现有秩序下实现本地区更大利益，以及如何在本地区国家之

间配置和分享这一秩序收益的问题。

在东亚地区形成一个以何种方式分配和分享利益的秩序，对东亚秩序演

化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破除 “国际社会普遍存在利益

—９２—

①

②

关于实力在不同领域的转换问题的讨论，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利与相互

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戴 尔·科 普 兰： 《大 战 的 起 源》，黄 福 武 译，北 京 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版。关 于 国 际 体 系 中 权 力 分 布 的 变 化，参 见Ｊｏｓｅｐｈ　Ｓ．Ｎｙｅ，Ｊｒ．，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１１．

稳定均衡意味着这一秩序即使 受 到 一 定 的 扰 动，在 一 定 时 期 内 仍 然 会 自 动 地 回 复 到 原 有 的

均衡状态；不稳定均衡则意味着体系受到小 的 扰 动 后，再 也 不 能 回 到 原 有 的 均 衡 状 态，而 可 能 随 着

时间的推移，与原有均衡状态产生更大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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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幻想，① 同时要努力推动若干领域内关乎地区共同利益的合作。从

这个意义上说，中美 （尤其是美国）不应仅仅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更好地针

对对方、打压对方上，还要更多地从如何为本地区提供更大的实质性利益，

包括提供地区秩序层面的和平、安全、稳定与繁荣的角度思考地区秩序的设

计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长期内在本地区争取到更多支持性力量，才能在

长期的竞争中胜出，而不只是获取短期的不稳定的优势地位。

第四，地区秩序的长期稳定，有赖于对有利于地区秩序稳定的观念、行

为模式的社会化 和 制 度 化，有 赖 于 形 成 有 利 于 地 区 秩 序 持 续 的 有 效 制 度 安

排。从目前的情况看，这是东亚秩序中一个颇为突出的薄弱环节。

从地区安全关 系 的 角 度，美 国 通 过 为 东 亚 许 多 国 家 提 供 安 全 保 护 的 方

式，维持了自身在东亚安全秩序中的中心地位。但由此存在的问题是，如果

东亚地区呈现一种和平、稳定与和谐的局面，则会降低东亚国家对美国安全

保护的需求，这在客观上不利于美国巩固其安全优势。从创造本地区国家对

美国安全保护的强烈需求、拉紧盟国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角度，美国

有在一定范围内挑动地区内的一些安全问题、挑拨一些国家与中国的矛盾的

潜在激励，这对于地区安全环境的改善是不利的。

在经济领域，也存在颇为严重的问题。美 国 推 动ＴＰＰ的 一 个 重 要 意 图

是消解和打破中国在经济制度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是中国经济迅速

发展，中国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这样一种力量态势，另一方面则是在制度、

规则层面试图消解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努力。这是两

种迎头相撞的动力，他们之间的碰撞，是对于地区秩序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

不利因素。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美国的努力不会取得成功，但它在客观

上确实加大了东亚秩序的内在紧张，使有利于东亚秩序的稳定与效率的深度

制度化难以实现。

结　语

本文对中国崛起过程中相关国家的策略互动过程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

础上对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演化进行了分析。相关国家的对外政策选

—０３—

① 关于 利 益 和 谐 的 思 路 及 其 问 题，参 见 Ｔａｎｇ　Ｓｈｉｐｉｎｇ，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ｐｐ．１１－２０，２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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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地区格局的特征以及地区秩序的演化，是三个相互紧密联系并相互补充

的方面。与单纯从国家间政策互动的角度相比，从地区格局、地区秩序层面

的视角出发，有助于我们从整体层面把握某些更广泛的内容以及他们之间的

相互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崛起的地区含义，更好地认识和理解

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进程和方向。

从总体上说，东亚二元格局决定了东亚合作在可见的未来还无法用一个

框架对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进行有效整合，无法实现地区经济合作与安全合

作相互促进、协同向前演化的效果。如果中美以及本地区其他国家愿意从总

体上接受地区二元格局，将其作为一种正常的格局来看待，并以此为前提探

索地区合作的空间，那么情况还不是十分糟糕。但现实情况是，对于东亚二

元格局，美国总体上并不乐意接受，这给原本不十分稳定的地区格局带来更

大的内部不稳定性，也使东亚地区未来在经济、安全两个中心之间不易形成

一种大体相安无事的局面。这将导致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东亚合作的路径不

会十分顺利。

东亚秩序的演变直接影响到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对中国以及东亚

地区国家的长 远 利 益 均 产 生 深 刻 影 响。从 长 期 看，经 济 与 安 全 关 系 相 互 分

离、甚至相互拆台的东亚格局代价高昂且难以持续，特别是，由此造成的中

国与一部分东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不信任，加大了相关国家在历史与现实问

题上实现和解的难度，① 从而不利于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使很多潜在的

经济合作机会和经济利益难以实现，这并不是一种符合本地区国家普遍利益

的景象。如果东亚国家的总体思路不发生改变，东亚地区未来一个时期的前

景可能是形成一种基础颇不稳固的僵局。

大国在国际秩序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大国总是面临如何让其他

国家认可其在秩序中发挥特殊作用的问题。为此，大国需要从更长的时间视

野、更为平衡地看待如何实现其利益的问题，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战

略性约束与自制，这一点不仅对中国成立，对美国也成立。② 东亚秩序的稳

定性，除了依赖于力量格局的稳定性外，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秩序下

—１３—

①

②

关于国家间和解的一个近期综述，参见唐世平：《和解与无政府状态的再造———基于六部作

品的批评性综述》，载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６１～１０４页。

关于大国应对自身进行战略约束，以实现长远秩序利益的讨论，参见约翰·伊肯伯里：《大

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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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关系对本地区国家的可接受性，有赖于在这一秩序下形成较为合理的

利益分配关系，并能持续地给本地区国家带来安全与经济方面的收益，从而

使地区秩序具有自我维持的性质。

大国维护东亚秩序并在其中发挥根本性作用的另一途径，是处理好他们

之间的相互关系。① 在中国经济崛起与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如何以可持

续、双方都可接受的方式处理中美关系，是中美双方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

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两国需要努力发展出新型大国关系，寻找出长期

可持续的、对双方利益以及本地区利益不具有很大破坏性的共处之道。如果

中美能做到这一点，则东亚地区会有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但这显然并不乐

观。因为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需要有高度的战略耐心、战略智慧与战略

决心，② 还需要在具体的政策方向上进行有效配合。

在地区秩序问题上，如果中美不能进行较有效的合作，或者至少实现大

体相安无事的共处，那么，东亚地区存在的不是双头领导，而是缺乏有效领

导。③ 在这此情况下，东亚地区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关系会持续分裂，这

一分裂的持续和进一步深化，会对既有的经济、安全合作产生一定的伤害，

这是本地区国家需要努力避免的情况。此外，对中国来说，一个值得注意的

问题是，一般而言，对崛起国来说，单纯基于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是无助于

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作为为他人所期待的引领者，完全采取实

用主义的方略是行不通的。在东亚秩序的演化过程中，中国在地区秩序中的

长期定位以及应采取的具体外交政策，是我们需要更深入思考的问题。

—２３—

①

②

③

布尔认为，处理好相互之 间 的 关 系，是 大 国 对 国 际 秩 序 产 生 的 第 一 位 的 和 最 基 本 的 作 用。

参见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６５～１６６页。

正如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２０１２年５月３日会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盖

特纳时所言，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要有 ‘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信心，也要有 ‘摸着石

头过河’的耐心和智慧”。这既体现出中国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诚意，也清楚地表明中国意识到

了其中存 在 的 困 难。习 近 平 的 谈 话 内 容 见 新 华 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０５／

０３／ｃ＿１１１８８３０９６．ｈｔｍ
赵全胜认为，亚太地区正在 “浮 现”中 美 双 领 导 体 制，东 亚 地 区 只 是 初 步 形 成 了 经 济、安

全两个中心，这个地区还没有形成 “双领导”，更没有形成这样一种领导体制，中美关系还存在很大

的不确定性。参见赵全胜：《中美关系与亚太地区 “双领导体制”》，载 《美 国 研 究》２０１２年 第１期，

第７～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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